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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江在修复一件明代的书法作品。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实习生何沁茹/文
杨 辉 实习生池 糖/摄

如果说装裱之于书画，犹如妆饰
之于美人，那么古籍旧画的修复，则
上演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绝妙技艺。
修复的过程，如同进行一场精密的手
术，消毒、蘸水、清洗、揭裱、刷糊、修
补、全色、装裱……需经过180多道工
序，终于，在书画装裱修复师们的妙
手回春下，一幅幅破损的作品得以

“重获新生”。在仙居田市，便有这样
一位妙手“画医”，名叫吴建江。

具补天之手

恒温恒湿的工作室内，一切都很
安静。“干我们这行的，需要心比较
静。”吴建江说完，小心翼翼地打开几
份破损的民国时期的执照、地契，一
一仔细平铺于桌上。

在吴建江的日常工作中，会收到
各种各样的“委托”。包括书画、碑帖、
古籍在内的纸张相关的物件，在收
藏、保存的过程中常常因受潮发霉、
虫蛀鼠咬、绢纸老化等问题遭受不同
程度的损毁，而这，就需要书画装裱
修复师们出手，令其“起死回生”。

只见吴建江拿起一个小喷壶，
将清水均匀地喷洒在执照、地契的
表面，这个看似“搞破坏”的行为，其
实是修复过程中十分关键的“清洗”
环节。

从清洗到揭裱到修补，修复的每
个步骤都要分外小心。特别是一些古
旧书画、碑帖作品，通常具有较高的
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就要求装裱
修复师们在操作过程中，每一步都马
虎不得。吴建江曾修复过一幅画家倪
亚云所绘的《富贵神仙图》，“拿到手
时，这幅画的纸张霉烂已十分严重，
力气稍重一些，甚至会掉落碎片粉
末，修复难度很大”。

难度大，便意味着挑战，同时也
意味着更大的成就感。

胆大、艺高、心细，这是书画装裱
修复师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正如明
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中说：“良工
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
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

好的书画装裱修复师就像一位
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面对“患者”的
不同问题，总能对症下药，下手精准，
吴建江亦如是。

“在修复齐白石之子齐良末所画
的《虾》时，因为作品在保存过程中处
理不善，并且装裱时用浆过浓，导致
画面已出现多处明显断痕，多个局部
缺损。”吴建江回忆。

修复开始，吴建江将作品铺在平
整的桌面上，画心正面朝上，清水喷
洒，使整幅作品被清水浸泡，易于移
动复位。之后，便是揭覆背纸、命纸。
针对这件作品的破损情况，吴建江采
用了搓补法和刮补法进行修补。完成
修补后，还要上墙绷平，将断痕处进
行加固。“为解决原来装裱用浆过浓
的问题，我们在修复时尽量做到用糊
恰到好处，使裱件达到平、挺、软的要
求。”他说。

又如另一幅明代王铎的草书作
品，霉变严重，且出现多处脱壳、粉化
现象，因而吴建江在对作品进行冷冻
消毒后，“经过综合考虑，采取先洗后
揭的流程，将作品上墙后，使用刀刮
法去除黑霉”。

书画修复的工艺繁琐，工序复
杂，对吴建江来说，难度比较大的一
个步骤，便是全色。“要实现画面的
完整统一，全色是关键。而颜料的选
择，颜色的调试，就需要花费比较多
的心力。”好的全色，能使修复完的
作品在视觉上达到严丝合缝、浑然一
体的效果。

不过，让作品恢复“原貌”很重
要，但修复过程中的“修旧如旧”和

“可逆性”更为重要。
吴建江解释：“修旧如旧，也就是

书画的原始部分我们是绝对不能动
的，缺笔处我们只全底色而不接笔，
修补的地方还要与原画色调、意境保
持一致。可逆性的目的，也是为了最
小程度改变书画的价值和信息，让后
人在欣赏和研究时，能够得到最原始
的信息。”

为了追求细节上的完美，再加上

修复步骤环环相扣，严谨有序，吴建
江的修复工期通常比较长，最短的要
十几天，长的要数月，甚至数年。比如
完成《虾》的修复，吴建江就花费了 3
个月的工夫，而修复另一幅《天官赐
福图》，他前后历经了一年多的时间。

非朝夕之功

1995年，27岁的吴建江站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

一边是已经小有成就的武术事
业。“我成长的年代，社会上学武的风
气十分兴盛。在父亲和兄长的引荐
下，16岁那年，我进入福建省三明市
武术队学习。后来，我又考到郑州少
林武术专修学院。”

从武术学院毕业，因为成绩优
异，吴建江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他
是省一级拳师，培养的学生曾在省级
散打、套路比赛中名列前茅。回到家
乡仙居田市，吴建江还创办了当地第
一家民办武术学校。

另一边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
域——书画修复。如此“跨界”，等于
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但对于彼时的
吴建江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的
性格偏于安静，并不想一直走武术这
条路。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想学书画
装裱修复，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我
父亲也很支持我这个决定”。

于是，吴建江义无反顾地扎进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朋友引见，吴建
江认识了西泠印社装裱大师钱立新
老师，并成为钱立新的关门弟子。

从入门到扎根，从学艺到授教，
吴建江孜孜不倦地学习、实践。如今，
他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将近 30年的光
阴。多年来，经他之手修复的明、清、
民国、现代书画，古籍珍本、善本达
300多件（套）。那些被时间蚕食所留
下的痕迹，通过吴建江的修复，被一
一抚平，重现旧时华彩。

书画装裱修复是一门古老的传
统手艺，而要想将这门手艺延续并发
扬光大，吴建江深知这并非一时之
功，还需紧跟时代变化，要有创新思
维。2008年，他成立了“仙居柏楠书画
装裱社”。2014年，“仙居柏楠书画装
裱研究所”落地田市镇。

选择田市镇，不仅仅是吴建江的
“乡情”使然，“田市是我的祖籍。当
然，这里风景优美，人文气息浓郁，历
史上出了诗书画‘三绝’的柯九思、明
御史李一瀚等名人。”田市镇也热情
拥抱了他，给予鼓励和支持，希望通
过文化赋能乡村发展，带动当地人文
乡村建设。

3年后，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
如今，研究院下已有柏楠书画装

裱社、柏楠书画装裱修复培训中心、
古籍修复培训中心、金石传拓培训中
心等多个平台，承担着书画装裱修
复、古籍修复、金石传拓等专业人才
的培养。

来这里学习的，既有刚成年的青
年人，也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从我们
这里毕业的学员已经有1300多人，这
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法
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的学生。”
吴建江说。

同时，研究院也承担着社会教
育和大众科普的责任。这里先后被
评为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创新
创业实践基地、台州市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累计研学体验接待一
万多人次。

现在，走在研究院内的小路上，
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重新装
修布局。未来，新的工作室和展示厅
建成，可以更好地呈现书法碑刻、古
画古籍作品，也能提供更完善的研学
活动，为学员和参观者带来更多美好
的体验。

【手记】

也许是年轻时练武留下的痕迹，
56岁的吴建江看起来依旧十分健硕。

只是如今他的“十八般兵器”，已
经从刀枪棍棒变成了案桌上的针锥、
竹启子、镊子、钳子、剪刀、角尺、美工
刀、砑石、大小棕刷、喷壶、电吹风……

对吴建江来说，干这一行，成就
感是远远大于辛苦的。

一来，这是他喜欢的事情。
二来，书画、古籍等文物的修复，

会有一种自然而来的荣誉感——在
守护文物的同时，也在守护着民族的
历史。

实际上，中国书画能够一代代延
续保存至今，其中一个关键，便是历
代书画装裱修复师们的参与和努力。

“当我们处理一些保存比较久的古画
时，还能看到一些前人修复过的痕
迹。”修复的过程，便是与文物，与古
人，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从前人手中
接过这份使命，细心整理、修复好一
幅幅残损的书画，将它们送往下一个
十年、百年。

三来，他所坚持的传承事业，让
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也带给
许多人就业、创业的可能。

在楮素墨迹间，能够找到心安之
所，是幸事。

青山脚下，与古为友，专于一业，
兀兀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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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墓，位于临海张家渡王庄山。
1956年4月，张家渡农业社一位社

员以家中盖猪圈、粪坑为名，搬移王士
琦墓前的一块石板，想带回家用。

谁知，石板挪开后，他发现墓中有
一大堆金银器。当地有知情群众立刻
向文物部门汇报，临海文物管理小组
前往墓地勘探，并将出土的文物收回。

后来，王士琦墓出土的107件随葬
品，移交到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些文物
中，有束发金冠 1件，金带板 20件，各
种金饰包括戒指、耳环等33件，各种杂
金饰连宝石、玉、银 29件，各种银饰 20
件，青花小方瓷盒1件，银花1件，玛瑙
虬龙佩 1 件，唐海马葡萄铜镜 1 件。
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其中22件
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座明代的古墓里，为何会出现
这么多宝物？墓主人到底什么来头？

王士琦（1551—1618），字圭叔，号
丰舆，台州临海人，万历十一年（1583）

进士。他的父亲王宗沐，是嘉靖年间的
进士。他的两位兄弟，王士崧、王士昌，
也都是进士出身。“父子四进士”，在当
时，朝野都为之侧目。

史书将王士琦评价为明末军事
家、一代名将，但他仕途之初，其实是
个文官。考中进士后，他历任南京工部
主事、兵部郎中、福州知府。

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士琦在
重庆知府任上时，遇贵州播州世袭土
司杨应龙谋反。于是，他单枪匹马前去
招降，将此事平息。这般有勇有谋的举
动，也获得了上峰青睐，王士琦因此被
提拔为四川按察副使。

而真正令他威名远播的，是他在
万历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

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 14万
大军入侵朝鲜。在朝鲜的求援下，明朝
调 7万兵力赴朝。次年，王士琦以监督
朝鲜全罗道兵马的专责，渡过鸭绿江。
彼时，明军兵分三路对付倭寇，王士琦

负责监督西路军。
在对战过程中，因明军有人泄密，

导致西路军将领刘綎进攻失利。有侦
察者来报，说“中路泗川败状”。这时，
军中士气大减，有崩溃的迹象。关键时
刻，王士琦挺身而出，说：“且大军方与
贼对垒，而监军使者无故先遁，万一讹
传而师溃，谁任其咎？吾今惟有誓死报
国耳。有异议者，立斩以徇。”并把这位
侦察者绑了起来，由此军心得以安定。

前方的刘綎见王士琦强硬不肯撤
退，干脆破釜沉舟，与敌军力战，扭转
了战局，这才有以后克粟林、夺曳桥的
胜利。朝鲜朝野出于对王士琦钦佩至
极，为他在全州立去思碑作为纪念。

王士琦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
同。万历四十六年（1618），他奉调巡抚
江南，途中感染疾病，卒于浑源（今属
山西省大同市）。他去世时，“帑无长
物，旅榇萧然”，意思是口袋里没什么
钱，下葬的棺木也很简陋。

朝廷认为，王士琦在任期间有功，
就赐他厚葬，“遣官营其葬事”，这才有
了墓中如此多的随葬品。

王士琦墓出土的金银器，器类、纹
饰都比较多样，可以说是一批重要的标
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扬之水评价说：与王士琦同时代的北京
定陵和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所出金银
器镶玉嵌宝，雍容典重，代表着明代后
期的宫廷样式；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在
题材、样式、工艺等方面与宫廷作品都
很相近，并且也以嵌玉镶宝为点缀，不
过远逊于“内造”的金碧辉煌，总体风格
是纤丽秀逸，工致细巧。

2017年，王士琦墓被认定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墓里出土的金银器，则
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

参考文献：《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
的样式与工艺》/扬之水、《明援朝抗倭
胜之管见》/马曙明、任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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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寻访

长沙古村，位于临海市东部沿海，台州
湾北岸的连盘港口。《台临长沙周氏宗谱》
称此地前有剑山（又称冬瓜山）为屏，后依
凤山耸秀，左边龙山喷水，右有伏虎镇邪。
当然这里还有田地可耕，渔盐可作，可称

“桃花源”了。
此宗谱又载，宋末元初，理学名儒周濂

溪的七世孙开极公，任御史中丞，屡谏受佞
臣妒，于是就解绶归里，后游玩至海涂时，
看中长沙这个好地方，有耕樵渔盐之利，是
后裔子孙的发展之地，遂弃官隐居此。

明代洪武初年，海氛不靖。有倭寇骚扰
北方滨海各郡县，继犯江浙等东南沿海。到
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命信国公汤
和巡视海疆，他接受了方国珍侄子方鸣谦
的建议：“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
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
得入，入亦不得传岸，则可制也。”遂在边海
地带设卫所，置巡检司。

长沙东边的连盘港口，舟楫往来频
繁，商贸兴盛，旧有谚语为证，“桃渚港口
两分流，连盘道头小杭州”。这里又是海防
要冲。于是在长沙村前的剑山上建起巡检
司城，土城环山，周长一千多米，城宽约七
米，高约六米，设东西两城门，内有官衙、
营房、水井、马房等。明代的巡检司，职责
就是盘查往来行人、缉拿盗贼等，维护地
方治安。

当时在巡检司周边的山顶上还建有烽
火台，如东边的轻盈山，前边的竹峙山，西
边的市场山，后面的百亩地山。有敌情时，
可燃烟火相传报警到桃渚所城、海门卫、台
州府。

据《戚少保年谱耆编》中记载，明嘉靖
三十九年（1560）四月十五，倭寇数百人从
连盘登岸，流劫海滨村庄，戚继光命材官汤
时茂的士兵一哨（约 50多人）为前锋，自己
亲督客兵为二路分头策应，是日兵到薜岭，
距离倭寇五里时，倭寇害怕了，企图向停船
的地方奔跑退却，但戚继光率兵水陆并进，
铳弹齐发，火烧敌船，溺毁殆尽，擒斩五名，
其余各亡命争抢民船逃遁。

剑山上有城隍庙，传说建庙的屋料来
自枸橘寨。枸橘寨在上盘的轻盈山上，里面
聚集着一帮盗贼，时常下山抢劫，危害周边
的百姓。后有官兵上山清剿。由于山高路
陡，寨周围以枸橘刺丛为墙，官兵都攻不进
去。时大汾后洋的杨文，卖笼担（小百货），
见此情景，报告官兵，他有办法，如此这般
可攻克枸橘寨。一天，枸橘寨边来一个卖笼
担的，与寨里的人做起生意来。闲谈间，他
指着寨墙，说这上面种白扁豆多好，又不占
地方，摘来亦好吃，一举多得。寨中的人听
后，觉这主意不错，在周边的墙脚上遍种白
扁豆，一时间枸橘树上爬满了豆藤。到了秋
后霜降，枯萎的豆藤与枸橘树缠绕一体。入
夜后，官兵偷偷摸上山，点燃了豆藤，树干
火旺，浓烟滚滚，一时间烧红半边天，官兵
借机冲了进去，剿灭了贼徒。后来把贼窝拆
了，屋料运到巡检司城，建起了城隍庙，祈
求平安喜乐。

到了清朝末年，巡检司城已成荒芜之
地，周氏后裔学楷公精通文墨，见此百感交
集，作《城隍故墟》以纪念，诗曰：“明王有道
爱群生，海口红营七二城。旧垒萋青春草
没，故墟寂寞夜鸟鸣。岩间古庙遗神像，云
里孤峰绝旗旌。今日犹留前事迹，四夷无复
动干兵。”

四百多年过去了，战争硝烟已经散去，
曾经屹立的土城，也只剩下东门山边的一
小段。1953年，城址地下发现有蛎壳，那是
烧蛎灰的原料，于是人们争先恐后挖掘，结
果把城墙也挖去了。但从城墙中还挖出了
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箭头等文物（入藏临
海博物馆）。

假如巡检司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作为
明代的基层军事设施，其历史价值不可
估量。

顺着在岩皮上凿成的踏步，登上剑山
顶上，站在城隍庙前，曾是苍茫一片的海
涂，如今已经阡陌纵横、屋宇连片的烟火
人家。

长沙巡检司城
潘昌来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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